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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导，高瞻远瞩，不懈进取。

科学精神，服务社会

解先生在所里带领着一个科研

气氛十分活跃的研究团队，指导学

生有成不必细数。工作中的他一丝

不苟，生活中的他幽默风趣。既频

繁现身国内外纳米科学与技术会

议，又不时出现在各种科普活动现

场，前沿与科普兼顾，责任与义务

相随，尤为令人敬佩。想必科学精

神与人生追求是相通的。解思深先

生为求真求实表现出来的恒心与毅

力，为笑对人生艰难险阻表现出来

的乐观与豁达，为攻克科学难题表

现出来的勇气与信心，为服务社

会、造福人类表现出来的奋斗与追

求……如此种种，皆为永恒。

亦师亦友亦榜样
——我所熟知的学界泰斗解思深先生
彭练矛†

(北京大学电子学系 北京 100871 )

从青丝到白发，我与解思深先

生已相识 30 余年。弹指一挥间，

岁月改变了我们的容颜，却从未改

变解先生谦逊宽容的品行、脚踏实

地的作风以及海纳百川的胸怀。古

人有云，以身教者从。解先生之所

以能桃李满天下，他的魅力正在

于此。

指引者，师之功也

我和解先生相识于20世纪90年

代初，当时我刚从英国回国，加入

了郭可信先生的北京电子显微镜实

验室。当时郭先生率领的团队在准

晶冶金和晶体学方面的研究达到了

巅峰，科学仪器厂内的北京电子

显微镜实验室的电镜设备遥遥领先

国内其他研究机构。

记得有一天，我们接到了当时

中科院物理所解先生的电话，他说

他们正做碳纳米管的CVD生长，想

让我们帮着做一些相关的电镜观

察。当时我自己的研究组还没有开

始介入碳纳米管的研究，也没有任

何成员熟悉碳纳米管。一位主要在

做超导电相研究的博士后尝试了一

阵，得到的结果不太好，没敢向解

先生汇报。后来，解先生偶尔还会

拿这件事打趣我，说“练矛不好

求”。其实，那是我们第一次和碳

纳米管打交道。非常遗憾，未能赶

上解先生团队在国内掀起的碳纳米

管 CVD 研究的第一轮高潮。然

而，这却让我们从此对碳纳米管研

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期间，解

先生带领的研究团队走到了世界的

最前列，开辟了国际 CVD 生长碳

纳米管阵列的先河。其中最长碳纳

米管阵列的工作发表在Nature杂志

上，所发展的方法被同行纷纷效

仿，该文也成为了纳米研究领域的

经典文献。

与解先生在业务上真正开始有

交集是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大家

对碳纳米管的兴趣达到了顶峰，对

碳纳米管的极限尺度也非常好奇。

大概是1999年，解先生的一个学生

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

的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图像显示了多

壁碳纳米管的中心处，最小的碳纳

米管直径达到了 0.4 nm，接近了理

论极限。受到这篇论文的启发，一

位学生告诉我，他在透射电镜中观

察碳纳米管时，常会看见一个从正

常碳纳米管上垂直生长出来的非常

小的纳米结构，他怀疑是一个小的

碳纳米管。后来通过电子能量损失

谱的观察，确认了这个结构是由碳

元素组成的；通过电镜中的旋转实

验，确认了这是一个旋转对称的中

空结构；最后采用高分辨像模拟的

方法确定了这是一个直径非常小的

碳纳米管，管径突破了理论极限。

我们随后通过大量的分子动力学模

拟，证明了对于非常小的碳纳米管

虽然由于应力的存在能量不是最

小，结构是亚稳的，但一旦形成，

即可在室温乃至一定高温下稳定存

在。后来这篇文章以《亚纳米碳纳

米管的稳定性》为题发表在 PRL，

与解先生的工作成果共同入选为当

年的“中国科技十大新闻”。

朋友，以义合者

解先生与我亦师亦友。由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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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对我们来

说，他更像是温和谦逊的自家大

哥，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学界泰斗。

我和解先生开始变得熟悉是从

1996年物理所凝聚态中心组建时开

始的。当时，我们北京电子显微镜

实验室隶属科仪厂，需要合并到物

理所，在此期间遇到了许多困难。

当时解先生在物理所协助杨国桢

所长筹建凝聚态中心。解先生是解

决问题的行家里手，和他打交道特

别简单，话没说完他就知道你的

问题出在哪里，给出的解决方案

也非常到位，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

难题。

解先生“文革”前毕业于北大

物理系，我则是文革后北大无线电

的第一届本科生。虽然我们之间的

年龄跨越了十几年，但解先生把我

视为小师弟，我遇到问题时也总是

把他作为可以倾诉的对象。1999

年，中国的高校开始 211建设，我

的北大老师吴全德和薛增泉动员我

回北大开展纳米电子学研究。按照

吴先生和薛先生的设想，纳米电子

是微电子的下一代，代表着信息技

术的未来。但当时科学院对我在电

子显微学领域的研究也寄予了厚

望。未来的路我该如何走？这让我

左右为难。记得当

时，我特意请了解

先生在物理所附近

的一家小馆子喝

酒，希望大师兄能

够帮我解惑。解先

生先劝我留在物理

所，但在我说明了

情况后，他也表示

理解并让我不要太

着急，物理所的先

生们都会理解。之

后，郭可信先生和

杨国桢所长虽然表示遗憾但也理

解，均支持我回北大开展全新的研

究。也是在那时，美国政府启动了

美国纳米技术国家专项，这更让我

下定决心投入到纳米电子学研究工

作中。

2006年中国纳米专项启动，解

先生作为实际的主持人与包括清华

大学的范守善老师在内的众位先生

一道，团结了领域内大多数学者，

极大地促进了纳米研究在国内的健

康发展，我在其中也深受其益。从

2006年开始，我们团队连续获得了

三期纳米专项的支持，将碳基电子

学推到了可开展工程化攻关的边缘。

大概在2010年左右，解先生又

开始在基金委数理学部担任学部主

任，主持量子调控重大专项的实

施，对纳米领域的许多年轻学者都

有知遇之恩，特别是对采用半导体

纳米线尝试制备量子器件的几个研

究组，均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1998 年前后，解先生代表物

理所组织了第一届海峡两岸纳米

会，地点是在乌鲁木齐。会议采用

了一个为人称道的做法——允许带

家属，反响非常热烈。但当时预订

好了的旅馆却把部分房间又订给了

别的企业。为了能够让与会者安心

参会，解先生和夫人杨大夫让出了

自己的房间，并协调旅馆给每家逐

个安置好新房间。但他们自己却一

直没有地方住，只能呆在大厅里。

那次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众

多当时参会的年轻人如今都成为了

国家栋梁。从那以后，海峡两岸纳

米会也成为了纳米领域大家最喜欢

参加的会议，交流成果、培育感

情，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可

惜的是，这两年由于受到横扫全

球的新冠疫情影响，至今尚未恢

复举办。

我们都喜欢与解先生交流，他

平易近人，喜欢倾听大家的意见并

从善如流。他为人谦逊，常常认为

自己和一些其他领域的大咖有差

距。有段时间，我和他一见面就开

玩笑，督促先生要自我催眠，时刻

告诫自己是科技大咖。这样做的目

的是让先生在为纳米领域争取资源

时更具进攻性。但先生生性不是如

此，他尊重科学，不喜说大话，为

人和善宽厚。好榜样的作用是无穷

的，正是被先生深邃的学术思想、崇

高的人格魅力所感染，中国纳米界

才能团结一致、人才辈出，在近 20

年间健康发展，稳居国际第一梯队。

解先生在年近80岁时开始淡出

纳米专项和基金委的领导岗位，但

他仍然是我们纳米领域的精神领

袖、大家之间的粘合剂。逢年过节

或学生答辩，有事没事，常常有朋

友以解先生的名义发出邀请，现场

也总是高朋满座、热闹非凡。先生

每每都要讲上几个新人不太懂，但

经历过的朋友们全明白的故事，笑

声一片，无比欢乐。望解先生能一

直如此，永葆童心。祝先生80岁生

日快乐！

解老师 2012年率大陆代表团参加海峡两岸纳米会，会后和

众位代表参观台湾南部垦丁水田留影 (中为解老师，右 4为

彭练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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